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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科学插上传媒的翅膀

———《中国国家地理》 杂志对科学传播规律的探索

单之蔷

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科学成为了

公众关注的焦点和热门话题。但是，科普读物

的生存状况却每况愈下，这似乎成为了科普读

物的一个悖论。

在这样的环境里， 《中国国家地理》 却在

创造着一个又一个的神话，她在科学和媒体之

间找到了平衡。

就是这个问题，我们愿意将自己实践中得

来的一点经验，与各位同仁分享。

1997 年 7 月，我来到杂志社，那时这本杂

志还叫 《地理知识》，月发行量仅有 1 万多册，

主要的读者是中学地理老师。1998 年改版叫做

《中国国家地理》 之后，10 年时间，这份杂志从

一份主要面向中学地理教师的杂志，变成了一

份社会广泛关注的流行杂志。月发行量也从当

时的 1 万几千多册增长到了 70 多万册，还曾经

创造了单月发行 100 万册的成绩。

更重要的是，这本杂志所传播的科学知识

和科学精神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所关注

的话题，影响力大大提高。

一次我应邀去昆明参加由凤凰卫视拍摄的

大型节目 《纵横中国》 云南篇时，看到了他们

的总策划王鲁湘手里拿着一本 《中国国家地理》

的云南专辑，又有一次我见到中央电视台某节

目组几乎人手一册我们制作的 《大香格里拉》，

还有的电视台沿着我们的“大香格里拉”考察

路线重走一遍。我知道我们已经赢得了传媒界

的同行们，而他们将为我们带来更多的读者。

1 传播怎样的科学
国内外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公众需要了解

科学，这没有疑问。重点是，他们需要了解什

么样的科学。

改版之初， 《中国国家地理》 就碰到了这

个问题———对“科普”的理解。我们认为，传

统的“科普”概念，立意较低，带有明显的

“扫盲”色彩。多年来，这个框架下，人们习惯

于将“科普”简单等同于具体科学知识或结论

的灌输，好像只要让人知道地球绕太阳转一圈

要一年、绝对零度是达不到的之类的知识，就

是传播科学。事实上，这只是初级的普及，一

种高台教化的传播模式，在现今互联网高度发

达的时代，这种内容和传播形式，已经远远不

能满足人们的需求了。

科学的普及应该渗透进对科学精神的普及

和传播之中。今天科学已经完全不是哥白尼、

伽利略、牛顿、法拉第那个时代的科学了，那

时的科学面临着宗教和世俗愚昧的双重打压，

从那时起，弘扬科学似乎是一件迫切而伟大的

事业；而今天科学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一

统天下。科学已经成了组织成建制的庞大集团，

而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引发了如原子弹、核废

料、克隆、转基因、生态、环保等一系列的问

题，科学技术已经不能与人类的福祉简单地画

等号了。我们能普及原子弹知识吗？我们能普

及克隆技术吗？当我们赞叹美国的航天飞机对

太空一次次成功的探索时，殊不知“奋进者”

号航天飞机上的大孔径雷达正在把我国机密的

军事设施摄入镜头，画出军方的三维地图，这

种科学我们也不假思索地赞赏吗？科普这个概

念中所暗含的科学天经地义、无需讨论的前提，

已经不存在了。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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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擘单枪匹马地发现规律、创立学说的时代已

经一去不复返了。

科学已经成了需要庞大的经费、有组织要

协作的集团行为。最为关键的是由纳税人的税

金所形成的科研经费的投向和使用，决定了什

么样的科学成果和科学问题的产生。因此我们

面临的问题是让公众了解科学的组织结构、运

作的机制、科学结论的产生，这也许比普及科

学更重要。因此今天我们需要的是用“了解科

学”、“理解科学”、“传播科学”来代替科普。

经过反复的思考、讨论、实践，我们认为，

《中国国家地理》 传播科学这条路是没有错的，

是应该坚持的；但是，应该由单纯关注自然科

学知识的传播转化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

知识的传播，由注重科学中的数理和实验传统

转化为注重科学中的博物学传统。

科学有两种历史传统，一种是博物学传统，

一种是数理和实验传统。地理学属于博物学传

统。这种传统不喜欢符号、模型、公式和数学，

也不喜欢实验室里那种实验。在 20 世纪中叶曾

经有一段时间，有一股潮流试图把地理学“数

学化”，后来我看到一本地理学思想史，把那段

时间称为“地理学最悲惨的岁月”。

《中国国家地理》 所继承的显然应该是科学

研究的博物学传统，包括：关注地理学中非数

理部分的内容，关注博物学中除地理学外的其

他部分，如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气候学、

生态学、地质学、人类学等。

基于这样一种博物学的传统，我们认为应

该更加注重向读者传递 5 个方面的知识，包括：

具有普遍意义，对人的教养和人生价值有帮助

的知识；连续性、系统性不强的知识；实用性

的知识；能够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或与热点

问题相关、与社会发展相关的知识；成为谈资，

引起公众兴趣的知识。对于那些数理性很强的

专业知识，重要的是传播知识对社会和人类的

意义，而不是知识本身。

2 怎样传播科学
传播怎样的科学的问题解决了，下一个问

题就是怎么传播的问题。改版前的地理杂志，

可以说是只有科学，没有传媒， 《地理知识》

的改版成功，是因为给科学安上了传媒的翅膀。

2.1 能提供 野谈资冶 的内容

地理杂志必然要传播知识，但我们不会像

教科书那样传播，我们要让知识插上“话题”

的翅膀，成为人们在办公室里、饭桌上、酒后

茶余的“谈资”。在选题策划方面，我们都选取

有时效性的“科学”进行传播，把人们不熟悉

的科学和人们熟悉的新闻事件结合起来。为此

我们探索出了三个简洁的如公式一样的模式：

由头+知识、事件+知识、人物+知识。我们充分

利用了像海湾战争、9·11 事件、奥运会、西藏、

新疆自治区庆典等机会传播知识。这样的机会

和由头总是有的，要抓住，因为只有这时知识

才能搭上“话题”的翅膀漫天飞翔。

2.2 野我冶 的语言

再精彩的策划也必须落实到文字和图片上。

改版前的地理杂志使用的是一套旧的语言符号

系统，这套语言系统是与“计划经济”相联系

着的。“言之无文，行而不远”，科学要想搭上

传媒这趟快车，就必须使用新的语言模式，因

此我们必须实现由旧的语言符号系统向新的语

言符号系统的转变，实现旧文体文风向新文体

文风的转变。

那种开口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文件式的语言，那种“老爷爷给孙子讲故事”

虽然亲切但实质居高临下式的语言，那种“地

图册中概况介绍”式的只提供信息不提供气氛、

感受、风格的语言，那种“中药铺伙计拉开一

个个药匣子”把草药分门别类逐一介绍的语言，

那种只关心结论不关心过程、由论据到论点、

程序化、模式化、干巴巴的科研论文式的语言，

等等，都应该停止了。

解决语言问题，我们找到了一件法宝，就

是第一人称“我”。这件法宝几乎一用就灵。我

们要求写作时以第一人称“我”为叙述角度写作。

记得我们去中关村中国科学院动物所组稿，

他们对我们非常热情，会议室里坐满了研究动

物的科学家，我们对科学家谈到对稿件的要求，

我记得我反复强调的就是用“我”字来写稿。

当时的感觉就是节省了许多语言，“我”字一

句顶千句。

第一人称“我”为角度的写作带来了整个

单之蔷 让科学插上传媒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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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风格的转变。改版前的地理杂志大部分文

章是用“第三人称”为叙述角度，这种角度在

文学和传播学中被称为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角度。

这种角度隐去了说话人。科学家们也很喜欢用

第三人称这种叙述角度，因为这样看来很客观

公正，科学家不喜欢带有主观色彩很强的第一

人称“我”，我还从来没有看到用第一人称写作

的科学论文。因此强调第一人称写作的努力在

当时的编辑部引起了争论，遭到了抵抗。所以

那时杂志上会有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两种写作

风格的稿件出现。

其实科普文章与科学论文完全是两回事，

科学论文用第三人称写作是因为科学论文有一

个前提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凡科学论文必须是

有所创见的，其中的观点必须是个人的，别人

的必须声明。而科学论文的首发时间更是关键，

因此凡科学论文都是最有时效性的，因为第二

个发表就没意义了。因此科学论文中的第三人

称其实就是第一人称，不需要用第一人称“我”

来声明。科普文章就不同了，科普文章中的观

点和知识不必是作者的创见，也没有首发的必

要。因此用第三人称写作，就使读者搞不清其中

的观点是作者的还是别人的，而文章的时效性也

模糊了，看改版前的地理杂志那些第三人称的文

章，搞不清这些文章是十年前写的，还是现在写

的，面对文章，读者也时时有权追问：谁说的？

第一人称“我”的角度，很容易看到“谁

说的”。更重要的是第一人称的写作，可以发表

作者的主观感受，避免了科普文章的冷漠，增

加了人情味。我认为第一人称并没有削弱文章

的权威性，尤其是“我”到了现场，“我”看

到了，“我”听到了，“我”带来的是第一手

的资料，因此“我”有权威性。

尤其奇妙的是我发现第一人称“我”的到

场和叙述，可以赋予一些景观以“时间感”和

“时效性”，甚至可以让一些稿子“起死回生”。

譬如改版初期，我手上有一位研究建筑史的专

家写的一系列关于古民居和古村落的稿子，他

是用第三人称写的，里面毫无时间的流动之感，

更没有时代的新鲜味。那些第三人称的客观叙

述，仿佛让时间凝固了。我无法发表这样的稿

件，因为杂志本质上毕竟是属于新闻的。因为

我们每月出一本，就意味者杂志有时间性。这

些稿件甚至让你无法判断是什么时间写的，几

年前还是十年前?当我要求作者以第一人称改写

这些稿件时，奇迹出现了。改完后的稿件，通

篇散发着新鲜感。水流动了，风吹起来了，老

房子的窗推开了，青石板铺就的巷道上人出现

了：作者“我”来了。他向读者描绘老房子和

古村落，是他亲眼所见的，是今日的现在的状

态，而这正是读者需要的。

“我”———作者并非是所报道内容的权威学

者，“我”更多的时候是类似“记者”和“节

目主持人”的角色，把权威请出来说话，做读

者和权威之间的桥梁。

我们欣赏的文体应是“记者+学者+诗人+哲
学家”的综合。像记者那样到现场去，给文章

以强烈的现场感、新闻感；像学者一样严谨和

有知识；像诗人那样锤炼语言和富有情感：像

哲学家一样思考，给文章“魂”一样的东西。

2.3 图片不是配角

文字说完了，再说说图片。现代的杂志，

图片应该多于文字。今天的地理杂志 3/5 的版面

是图片。我们有专职的 5 个图片编辑在工作，

我们要求文字编辑也必须深刻地理解图片。我

们永远不会成为画报，那些画报并不景气，因

为他们让文字成为了图片卑微的婢女。我们的

文字版面少于图片版面，应这样理解：文字已

经笔酣墨饱地完成了它的使命，而为了更好地

展示图片的效果我们增加了版面。

图片必须作为独立的表现语言来使用，它

绝不是为文章提供“立此存照”证据式的东西。

图片语言的独立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只阅读

图片不阅读文字”已经成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准

阅读”方式。一次，我坐飞机去某地，旁边坐着

一位小姐，她手里正拿着一本在机场买的我们的

杂志在阅读。我发现她认真地从头阅读到尾，但

是她只看图片，不看文字。从此我对图片有了新

的理解。我开始高度重视图片说明的写作，要求

给以足够的文字量和版面空间，甚至要求编辑为

图片说明制作小标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从策划到文字再到图片的变化，为科学插

上了现代传播的翅膀，如同“好风凭借力，送

我上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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